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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同题诗）战罢沙场月色寒
——追寻抗日军人曾茂松的行踪

□王嘉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
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AI绘图

邂逅北戴河
□朱广英

□晨叶
自己的名字
只有两三个字
每个人都把它看得很重。
自己的脚步
多得数不过来
也没有人去量过它的长度。
自己的影子
瘦得只剩下一张皮
也没有人捡起来洗一洗
披在身上。
人的一生很轻
埋在土里了，怕风吹走
身上还要压一块石头

□王相华
在大风里抽取体内的铁
只剩二十一克
仍然不够轻，我越来越倾向于

旧梦
从生活中
削减掉人为的重量。
喜欢安静，一个人在夜晚行走
也毫无目标
我所遇见的人都很纯粹
每天思考的问题
由不得自己，常觉得某些虚无

之事
会萦绕在
一扇通往天空的窗口。
——我是谁，不再重要
当下关心的是
如何将故事层层蜕变成新的

情节。
让一片飞翔的羽毛
托起内心里
无数个被世俗牵绊的执念。

□周八一
风穿过老屋木门的裂缝
发出轻微的呜咽
那把破旧的木椅，空在角落
默默承受灰尘的重量。
斑驳的窗，框起一方天空
几只蝙蝠滑过寂静
灰 暗 的 影 子 ，贴 紧 倾 颓 的

屋檐。
点一支烟，重翻母亲
写给我信件，字迹已模糊
而荇菜莼羹，灶火边的低语
依然在纸页间潜生暗长。
一滴雨落向黄昏，悄无声息
我仍看见，在楝树枝头
在将沉的暮色里
闪 着 细 小 的 ，不 愿 坠 落 的

星光。

□吴华
一头乌发
不是忽然间就白的。
要等身体卸下了
汹涌不息的海水。
要等一颗心放下了
那些放不下的石头。
还不够
要有一路上的长风
把眉间旧锁吹成了襟前新花。
一个人才可以独自背负一场

大雪
而背影矫捷。

□勾婧
它不是没有重量
它是在下沉或固定中
一个人，在调节自己内心的

魂魄
像月光，惊醒沉睡的羽毛。
那一日，祖父上山砍柴
而体弱多病的我
仍在晨光敲打窗户的叩击中

迷蒙着。
当飞鸟鸣叫，我隐约听见
他走到我床前，用粗糙的手抚

摸我的脸颊
我懂得，他是把“轻”抬高
而把一个人的“重”
留给，山林中许多灌木在刀锋

里的咔嚓声。

□任聪颖
想重拾昨晚那场梦，
手心却只剩下一小撮灰。

想把有关你的回忆连成片，
眼前却只有稀稀疏疏的草。
时间向前，我也有了儿女
你站在岁月的最深处……
曾经的爱浩浩汤汤，涌向我。
而我，只关注孩子
来不及给你一丁点回馈。

□杨晓婷
他的睡眠越来越轻了
一朵花败，一片云散，一滴

雨坠
都能将他从梦中惊醒
他对这世界的每一声响动
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与警惕。
甚至一只猫弓腰溜过的瞬间
也能在他身体里
留下深深的爪痕。
他不知道，自己已轻如薄纸

——
而我站在一旁，
连风经过都要屏住呼吸。

□王蝶飞
守寡四十余年的婆婆
如今开始头晕眼花耳背
岁月的沉重
似乎一直没有放过她
总是悄悄跟踪着她
看着她每天喝水，吃药
一种无言的悲怆
像雨点
落在内心的叶片上。
对于这粒九十岁的尘埃
我多想让她轻盈地
飞上一会儿
相对于梦里的那只蝴蝶，婆婆
没有斑斓，也没有飞翔
她没有读过重为轻根
但她的目光无师自通
面对星空，总是久久地
望了又望……

□刘雪中
落下，鹭
以雪的白，以云的轻
凭栏，依然轻轻地
如水脉脉，如兰幽幽
飞起，轻轻地
是绝句，是渔歌子
是最纯粹的浪花，刷新着
河流的记忆，轻轻地
飞着，飞着
河之洲近了
一座岛也渐渐近了

□徐明友
在我们农村，轻的事物很少
比如一担谷子
一捆柴
两篓猪草，老朱叔的橡木拐杖
隔壁王婶的咳嗽声……
田埂上，父亲把被风
吹倒的豆苗
一一扶起
他一百四十斤的脚步，轻得不

能再轻时
就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乡下人鼾声重，月色总是很轻
记得那年我去广东
天还没亮，母亲早摆上一桌

饭菜
她眼中有无数颗星星
落进碗里
但谁也没有听见

□刘为红
“轻一点，别人在睡觉”
母亲把食指放在嘴上
轻轻地 嘘

在生活的湖面
我总是提着心
脚步轻探
唯恐陷于无法承受之重

像一片云
把重头戏留给雷霆

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
那一粒粒尘
在光下，没有重量地飞

2025年端午节假期中，住在市区
凤凰莱茵苑的曾日明老人，和老伴葛雪
梅凝神静气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电影
《血战台儿庄》。这部被评选出的“新中
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以1938年
3月16日至4月15日，历时约一个月的
台儿庄战斗为背景，反映中国军队在装
备劣势的情况下，通过战术配合与顽
强抵抗，重创日寇精锐部队，打破了
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电影问世近40
年来，曾老夫妇已不知看过多少遍。
每当他看到抗日军人壮烈牺牲的场
景，他的眼前就浮现出父亲曾茂松阵亡
时的遗容，耳际就响起当年公祭父亲悲
壮的唢呐声。曾老今年95岁高龄，他退
休下来的35年中，潜心收集并写下了追
寻先父的大量文字，不少篇章已见诸报
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从老人丰
富翔实、保存完好的“家庭档案”中，摘
录了抗日军人曾茂松生前几个感人故
事和战斗画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被尘
封埃裹了85年的抗日军人的行踪。

从河北大名府走出来的侠胆义士

河北大名府作为历史重镇，涌现了
赵匡胤、狄仁杰、荆轲、张飞等众多帝王
将相、名臣贤士及文学人物。大名府人
的性格慷慨率真、勇敢豪迈，具有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曾茂松就出生在
这块义薄云天的土地上。一身豪气的
大名汉子，带着燕赵雄风，过黄河，奔长
江。在日寇的铁蹄下，一路上他看到山
河破碎，生灵涂炭，更加激起了对日寇
的无比愤慨与仇恨。当辗转到江海平
原后，他即先后参加了如东掘港，如皋
石庄的地方武装，与当地军民一起抗日
打鬼子。曾茂松足智多谋，作战骁勇，
不久，被派到如皋永安沙学兵连（即新
兵连）任教官。

永安沙，一百多年前，还是长江中
心的一个小岛。

曾茂松到任后，发现近百名新兵大
多来自东三省，他们唱着“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
衰老的爹娘……”，陆续进入山海关，经
天津，穿山东，到江苏，沿途不断有热血
男儿加入队伍。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
青年，虽然年龄有大有小，但人人抗日
热情高涨。曾茂松生得高大威猛，武艺
精湛，操枪、刺杀、投弹、爆破，样样精
通。他每天早晨带兵操练，照例先领着

新兵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
方去》《中国不会亡》等抗日歌曲，雄壮
有力的战歌声，响彻在长江上空。在课
堂上，他耐心细致地给新兵们上军政
课；在沙场上，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新兵们都夸“曾教官是个能文能武的真
教官！”

邹美俊、邹美监两个新兵来自山东
滕县贫苦农村，曾教官看到他俩白天训
练认真刻苦，可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觉。他细细打听后才知道，这亲兄弟
俩的父亲被日寇杀害，他们夜夜想念
老家体弱多病的母亲。曾教官暗下决
心要关心此事，于是，他向领导讲明
了意图，又把工作委托给了另一位年
轻教官，前后两个多星期，步行几百
公里，将邹母从山东滕县接到如皋永
安沙。那天黄昏时分，当邹氏兄弟从
训练场回来，看到久别的母亲突然出
现在眼前，两人又惊又喜。回首望见
曾教官疲惫的脸庞和从磨破的布鞋里
露出的脚趾，兄弟俩哭了。曾教官又将
邹母安置在学兵连附近一家姓范的村
民家，并再三拜托帮助照顾。这让兄弟
俩感激万分，坚决表示要多杀日寇，报
答曾教官的知遇之恩。

学兵连结业当夜，兄弟俩整束行
装，荷枪实弹奔赴了抗日前线。

厚葬张謇小孙女张聪武
和吴滨二烈士

1937年9月上旬，从东北开赴过来
的国民革命军57军111师，在南通组建
了一支抗日义勇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
队）。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大孙
女张非武带着小妹张聪武，参加了宣传
队。小妹芳龄才16岁，是南通女子师
范学校二年级学生。张聪武又动员同
学、男友吴滨，一起参加演出抗战街头
剧《放下你的鞭子》，宣传队在街头、乡
村、军营巡回演出，极大地激发了人民
群众和部队官兵的抗日热情。

刚升任连长的曾茂松所带连队，已
成建制编入了江苏省保安第四旅。旅
长何克谦主张抗日，在靖江、泰兴、如南
一带与日军多次交战，被当地百姓称为

“何四旅”。他命令曾茂松带领士兵，为
宣传队演出负责保安警戒。1938年中
秋夜，宣传队在如皋县镇涛区小马桥村
（今如皋市九华镇小马桥村）的打谷场
上，举办军民联欢会。驻扎在平潮镇的
日军闻讯后，立即派出一支精锐小分

队，乘着月明星稀向小马桥方向奔袭，
联欢会在猛烈的枪炮声中被打散，张聪
武和吴滨因体质差，跑得慢，在涉水过
河时被日军射中，不幸遇难。“何四旅”
长官闻讯两名宣传队员壮烈牺牲的消
息，即令部属厚葬之。曾茂松受命从当
地群众家中买了两口大棺材，又托老乡
赶缝寿衣，并和士兵一起动手，为烈士擦
身更衣、收殓下葬，埋在小马桥村的沃土
中。2015年3月5日，徐惊百（南通抗日
义勇宣传队创建者之一）的侄子徐咸，代
表伯伯专程去台湾拜访张非武时，这位
百岁老人仍深切怀念小妹张聪武。对来
人说，几十年来，她和家人一直感恩壮士
曾茂松为小妹所做的一切。

奇袭季家市日寇据点以身殉国

季家市位于靖江、泰兴、如皋三县
（市）交界处，民间形象地称“鸡鸣三
市”，意为公鸡打鸣，三（县）市皆闻。
1939年2月至7月，曾茂松所在的保安
四旅，已与日军第17师团步兵第81联
队第1大队展开了两次攻防战斗。据
日军档案《步兵第八十一联队志》记载：

“季家市警备队受到敌人袭击……机关
枪队的岸本一等兵战死，笹山、宫本、森
一等兵负伤。”日军大部分逃往了靖江
县城，但仍有少数固守在季家市碉堡里
负隅顽抗。这帮日寇十分凶残，三天两
头就残杀无辜，百姓恨之入骨。上级要
求进行反击，迅速全歼守敌。同年农历
九月二十六日，曾茂松奉命率部从泰兴
县广陵区港湾村出发，执行奇袭任务。
战斗打响之前，曾茂松指派侦察人员摸
清敌情，季家市中心碉堡里仍有18个鬼
子兵和3挺歪把子机枪，敌人的战斗力
仍不可小觑。为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
志，他号召为在攻防战中牺牲的副旅长
朱骥等战友报仇，拔掉碉堡，消灭日寇。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撤退时曾茂
松发现少了一个兵，于是重返战地，仔
细搜寻，终于找到了，却见他两眼紧闭，
躺在战壕里。爱兵如子的曾茂松悲痛万
分，背着战士的遗体，挎着战友的步枪，
匆匆追赶部队。途中，遭遇残敌冷枪，
曾茂松的左腿被击中，血流如注。曾茂
松坚持艰难爬行了几百米，终因失血过
多壮烈牺牲，年仅43岁。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
寒。”就在黄桥镇的福慧寺（又称东寺
庙）内，“何四旅”为曾茂松举行了隆重
的公祭仪式，无数黄桥群众自发前往，

为抗日阵亡军人作最后的送别，悲痛低
沉的哀乐声，如诉如泣的唢呐声，回响在
古镇上空。旅长何克谦献出为自己备用
的楠木棺材，给曾茂松收殓。灵柩下葬
在黄桥大桥旁边的公园内，墓碑上镌刻
着黄桥贤达撰写的墓志铭。何克谦请曾
茂松遗孀和幼子吃了安慰饭，发放了抚
恤金。曾茂松遗子时年9虚岁，但他至
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那两道乌黑的剑
眉，那坚强不屈的遗容，镌刻在他的脑
海里几乎一辈子！

继承遗志为新四军修枪送子弹

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在苏北地
区发起郭村保卫战和黄桥战役，进一步
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曾日明继承父亲
遗志，我地下党考察后认定他是个好苗
子，指派他潜伏在伪军的修枪所里。修
枪所文员丛昌云是地下党员，嘱咐少
年曾日明一边学习修枪技术，一边利
用少年不大引人注意，将情报或子弹
藏在大褂子里，偷偷送给新四军，一次
又一次，一回又一回。因曾日明表现出
色，地下党将他送到素有“苏中小抗大”
之称的如西中学（今江苏省江安高级中
学）和抗大华中总分校读书。学习期
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束后被选
到苏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大队工作，成了
一名革命军人。

跨入耄耋之年的曾日明，一辈子以
抗日军人后代为荣。每年清明节，他和
老伴总带着儿孙们，去黄桥墓地祭奠先
父，昭炳后人，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抗日
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之
际，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曾指出：“国共将
士抗日捐躯，都是民族英雄。”抗日战争
期间，中国军民直接伤亡3500多万人，
其中牺牲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革命
军达334万人以上。曾老告诉笔者，尽
管先父的英名被尘封埃裹了几十年，但
像他这样的阵亡将士有千千万万，好男
儿为国捐躯世代荣光。

有一首叫《军人本色》的军歌广为
流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风平浪静的
日子你不会认识我……，硝烟散尽的日
子你不会留心我……，假如有一天风
雨来，风雨中会显出军人的本色。”这
首歌唱出了军人独有的灵魂与气质。
曾老动情地说：“只要这首高亢嘹亮的
歌声响起，我又像看到了先父的身影
和行踪……。”

北戴河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更是我九十六岁父亲曾经的美好念
想。当我告诉他，我将带女儿前往北戴河
休假时，他脸上溢出的喜悦比我还要浓
烈。父亲年轻时也喜欢文学，偶有文字见
报，北戴河从此成为他向往的地方。

2024年 7月初，我接到省作协通
知，安排我去北戴河休假一周。我和女
儿于7月15日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北戴
河“创作之家”报到。

在这里，我感受到久违的大家庭般
的温暖。一日三餐，十人一桌，自行组
合。我们这一桌，有陕西网络作家协会
副主席贾晓，在她身上，我发现了中原女
孩子特有的霸气与大气。她是我们这群
人中最年轻的，这次她带着母亲和可爱
的女儿果果来度假。她的作品被拍成电
视剧，一度风靡越南。还有美丽儒雅的
沈阳女作家赵宇，她是第二次来此休
假。另一位是海南省作协副主席三三
女士。这次来休假的共有26人，尽管
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大都初次相见，缘
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自然有着共同的
话题，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16日上午，“创作之家”组织开会，
负责人余主任讲述了“创作之家”的沿
革情况。散会后，我凝视着多功能厅墙
上文坛泰斗的照片。我想中国文坛的
前辈们，以及当下文坛的顶流作家们在
此雅集，才使如今的“创作之家”形成了
强大的能量场。他们的精神生根发芽，

形成了根深叶茂的中华文脉。这无形
却真实的中国文脉，如涓涓细流般，缓
缓流入我们的血液中。

此次来休假的作家阵容较为强大，
既有我认识的文坛大咖，比如曾任《钟
山》《雨花》《扬子江诗刊》的主编、江苏
著名诗人子川老师，我们相识于一次省
里的研讨活动，再次相遇已时隔二十
载。还有年轻一代的，擅长报告文学创
作的兆南小妹，倾听她在会上的自我介
绍以及与我的几次交流，发现她思维敏
捷，很健谈，有胆识，她竟然与我是同
乡，这让我俩都很兴奋。还有北京联合
大学师范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衣向东老师，陕西的“70后”作家周瑄
璞，陕西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咸阳市文
联主席高鸿等等。

中心的余主任常常与大家交流，他
动情地介绍了一处独特的风景：“院中
两棵核桃树，就像两位历经百年沧桑的
历史老人，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核
桃树下有两张小桌子，还有一些椅子，
大家有空就去多坐坐，可能会有意想不
到的灵感产生……”

我总感觉两棵核桃树，更像一对天
荒地老，永远相伴的恋人，它们默默相
守，立于天地间，任凭风吹雨打，岁月更
替，总泰然处之，它们怀揣着“只要君不
老，吾也决不赴九泉”的深情。

一次闲聊中，赵宇告诉我，衣向东
老师是她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衣老

师以创作长篇小说见长。听闻此讯，我
兴奋不已，赶忙在餐厅与衣老师打招
呼，并向他请教我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
瓶颈。当我倾诉自己正在酝酿一部长
篇小说，却不知从何入手时，衣老师微
笑着对我说：“我们去核桃树下坐坐，我
与你们聊聊，你找对人了，我在教学中，
最擅长讲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我们三人来到核桃树下，赵宇悄悄
在一旁用手机为我们录视频。近一个
小时的时间，我问他答。核桃树下一席
谈，困扰在我心头多年的疑虑，统统找
到了破解之法，这无疑是我北戴河之行
中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7月18日早餐后，“人民艺术家”、
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与大家合影。老人
家91岁高龄，身板硬朗，夏天每天海
泳，晨起读书写作，从不间断，至今已有
1500多万字的著作问世。这充分说明
一个道理：文学是滋养身心的营养剂。

我女儿即将赴韩国延世大学读博，
她总宅在宿舍学韩语。我常独自一人，
静静地来到核桃树下坐坐。一天傍晚，
晚霞把“创作之家”的天空，染得绚丽多
彩。恍惚中，我仿佛看见郭沫若、茅盾、
巴金、叶圣陶、冰心、曹禺、刘白羽、萧
三、丁玲等等，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核
桃树下，或吟诗或沉思，或在津津有味
地讨论着他们的文稿……“大姐，该去
餐厅吃晚饭了！”

兆南把我唤回现实中，她正在与长

住“创作之家”的文坛泰斗王蒙先生，和
他的爱人单老师散步，我心里产生出一
种莫名的感动。有一天早晨，我在院子
里碰到王蒙先生，我上前向他问好，他
停下来，态度和蔼地问我：“您是从哪儿
来的呀？”我告诉他，我是从南通来的，
他向我微笑地点头致意。

一天下午，我和女儿外出购物，返
程途中，身后传来两声：“姐、姐……”开
始我并不在意，谁知回到宿舍后，门卫又
来叫我，说有人在门外等我。“创作之家”
24小时有人站岗，外人不允许进来。

我匆匆向大门外走去，我正在纳
闷，刚才在路上的声音又响起了：

“姐、姐……”
我一出门就被人紧紧抱住：“姐，您

啥时来北戴河的呀？”
我这才发现，原来是大约十年没有

见面的一位朋友，我也兴奋地叫起来：
“文静小妹，原来是你！”

我们曾经共同参加一位友人举办
的公益活动，非常投缘，成了好朋友。后
来我手机坏了，许多朋友的手机号码弄
丢了，谁知能在此邂逅呢？

北戴河的夏夜，凉爽宜人。晚饭
后，我常与女儿、赵宇、兆南一同前往海
边。海风轻拂，我们尽情呼吸着满满的
负氧离子，体验魅力北戴河、活力北戴
河的独特风情。

北戴河，是一个充满美好与希冀的
地方。


